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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莱地景诗三首

腾云驾雾，是我
心随念转的萦绕，扶摇
直上而达天听
像一炷炷的香火明灭闪烁
烛光幢影若思乡之情
挥之不去

于是虔诚有了寄讬
迷惘豁然开朗
信心更有了方向的指引
来到您的殿堂，一切似乎
都静静沈澱下来
回到那最初

一炷清香
——在斯市的腾云殿

所有的祝祷只有一个方向
朝向麦加 千里迢迢
就是今生今世的
嚮往 不管圆顶或尖塔
富丽堂皇与否
都不是我们的眷念

随旭光升起
在日正当中静默
一抹抹晚霞依依不舍
祝祷永远是我坚定
不移 一生一世唯一功课
以祈告我真主

虔诚祝祷
——奥玛阿里清真寺

星月尽失色
祂以一贯的圆融
包容这一切最完美的
步道蜿蜒
闪耀是人间最美的
灯光

植栽如子民
对上苍诚挚的告白
让孩子们都来您的殿前
游憩是他们最
单纯想望
这儿何处不天堂

天堂花园
——金禧纪念的公园

吴永备

——写在汶中学警队45周年晚宴

如约而至
高中三毕业以后至今悠

忽近四十载。今年是母校创
校一百年，百年盛宴的筹备
工作已如火如荼的进行，期
待躬逢其盛之际，当年情在
心中澎湃，那些年的校园事
再现，历历在目。

难得能与老同学相聚。
在这非常时期，要珍惜无事
常相见的机会，因为有些人
真的好久不见。这两三年来
自新冠病毒的折腾，从封国
封城，到人人保持社交距离，
而最大的距离莫过于隔离。
生命终究是公平的，新冠病
毒不偏待人，无人能幸免。

老同学见面，免不了回
首来时路，互道新来肥瘦，有
孩子的，不是在国外留学，就
是在职场打拼；那位老师不
在了，谁又如何了，谁又远在
国外，各种因缘际会之下，有
得有失。伴随着年岁的增
长，机遇各有不同，有人自小
终老在原乡，有人则辗转迁
徙在几个国度。每到一处，
是漂泊，也是停泊。在这地
球村，影音视频连线一瞬间，
不论身在何处，乡愁是给没
有手机，不懂上线的人。可
是归属呢？

多年同窗，警觉校园生
活 多 少 塑 造 了 今 日 的 你
我。记得声若洪钟的国文
老师要我们每天写一篇日
记，旨在训练我们的文笔和
思考能力。我没认真用心
的去写，好几次在周记的篇
幅上写了“今天闷死了“就

交上。没想到老师在日记
本上红笔一挥，“为什么？
何不写出来？”老师总有办
法应付学生的慵懒怠惰。
英文老师非一般的教学令
我耳目一新，那一年英文程
度着实有了显著的进步，给
后来出国留学打下基础。
虽然他的个性与作风使他
在校很不受欢迎，但在我眼
中 他 却 是 称 职 的 英 文 老
师。大学毕业后回国跟他
见了几回，相见甚欢。后来
他离职，至今已失联。

会考后还要回校，说上
课其实是自由时间。几个男
生偷偷地走小路，到附近的
面馆吃面，配上卤鸡翼，卤蛋
和云吞，大快朵颐一番之余，
又有集体犯规的快感。面馆
老板已年迈退休多年，如今
含饴弄孙，由后辈继承面馆
生意。多年以后的某一天，
我再去了一趟，想去吃记忆
中的古早味，但总觉得少了
什么似的，跟期待中的有所
落差，是期望不切实际，还是
内心执着于它没有改变的奢
望。写歌的人说，变才是永
恒。失去的，不只是岁月而
已；也许，改变的是自己。

忽然惊觉，校园的钟声
早已远去，骊歌卻还在记忆
的留声机。

有一天当我们渐渐老
去，昔日的同窗们，要能记得

我们曾经年少的样子，有很
多首爱唱的歌和开不了口的
年少情怀。一首歌的时间，
可以是一生的期盼与眷恋，
而我在午夜梦回时，静听风
雨打叶声，声声入耳，思绪飘
散在旧曲 ”雨的旋律”，”雨
中的笑声“ 和 ”小雨打在我
身上“，是岁月留声。回望来
时路，简朴与繁华，所有的断
舍离，都是你我独有的生命
经历，自我寻求的过程，要学
会接纳自己的不足与不完
美，期盼在路的终点，我们找
到最好的自己。

时间是什么？这是哲学
问题。如果你不问，我好像
知道它是什么，但是当你问
我，我又说不出来时间是什
么。圣奥古斯丁千载以下的
大哉问，让你我在时间的洪
流飘荡，看着时间的飞逝，在
双鬓斑白里，在身躯疼痛里，
在泪眼朦胧里，在冷冷清清
的空巢里寻寻觅觅，凄凄惨
惨戚戚。日光之下无新事，
曾经有的将会再有，有人说，
所有失去的，将会以另一种
方式归来。只是何时是归
期？

于是我来到了很想远行
的年龄。年少时曾想过一人
肩负背包走遍遗愿清单上的
地方，从文明大都会到隔世
山居的村庄，听两岸猿声啼
不住，观看秀丽山川，寻访古

老巷弄和在视频里看过的拱
桥与渡船口；在薄雾浓云中
出发，在斜阳余晖晚风里稍
息，然后沿着微光，再出发，
不问归途。别问我还能走多
远，要去什么地方，我所缺的
是年少的无所顾忌和无所挂
虑。

我们真的已不再年轻
了，传道人说我们都有阶段
性的使命和呼召。我的使命
和呼召是什么？是去诉说一
个感动人心，鼓舞激情的故
事吗 – 到不知名的远方，在
异文化中生活，为要传扬丰
盛生命的奥秘，置个人生死
荣辱于度外，还是只在近处
默默付出，以微薄力量和资
源祝福别人？人生四季交互
更替，说故事和听故事的人
还在吗？别后不知君远近，
渐行渐远渐无书，是时间给
感情留下珍贵的记忆。有人
写了一本书叫旅行和咖啡，
在旅途中走过12座城市，用
插画收集喝咖啡的美好的心
情，以文字写咖啡的香醇故
事。你我又用什么写下一个
故事？

我们能寄望谁呢？谁
又能终久的留在身边？不
能相濡以沫，那就相忘于
江湖。想不依伴任何人与
事，优雅老去，人生潇洒来
回，我所欲也，可往往身不
由己。若能如此，则感恩
感激，上天待我不薄，能有
如此丰盛人生，当用余生
与人分享福祉。倘若身患
重疾老去，风霜伴我行，一
副残躯熄灯灭，也是天命，
其中必有警示，生命仿佛
经过火炼，去芜存菁，迎接
到永恒的丰盛生命。

感恩，也感激母校多年
来的培育，勿忘初衷，犹如
校歌歌词所说的，先贤创
校维艰，今人传承继任，秉
持的宗旨与使命，仍然是
为邦国培植英豪，进军科
学领域，作文化前哨，为人
生夺高标。每一次起立唱
校歌，心情很激动，仿佛我
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再展翅上腾高飞。

祝愿母校文莱中华中
学全体同人百年兴盛，再
攀高峰。

百年盛宴，希望你如约
而至。

张文发

当晚鈡悠扬响起
穿过摇曳的柳浪
你即开始动身远行
斜阳映照你的背影
这一次
你并没有如往
频频回首
回应我们的挥手告别
但我们知晓

你穿过的只是
短暂的黑暗
在前方
有一道崭新的晨曦
正迎向你
还有你牵手白头
最挚爱的妻子
——纵使渡头如斯荒凉

送别
——悼柳浪文友

一栗

附注：双飞二字 借用伉俪合著《双飞记》书名。

时光荏苒，过尽千帆，告
别是重新相遇的开始……

有人说，人的一生就是
在告别和重聚中渡过的。时
光荏苒，过尽千帆，不知不觉
间，我们已经告别童年，少
年，青年，中年，老年，甚至暮
年…蓦然回首，那些多愁善
感、嬉戏欢笑、天真幼稚，以
及那些在睡眠中说梦语的岁
月，都已成了记忆里珍贵的
生命片段…

《告别》是泰戈尔所创作
的一首散文诗。1902 年，泰
戈尔的妻子逝世。1903 年，
他的一双儿女又相继夭亡，
在这段悲痛的日子里，泰戈
尔创作了《新月集》，里边就
有这首《告别》。

都说花瓣飘零，夕日西
沉，万物总有告别的时候，而
人，不仅会向这个世界告别，
在此之前，也会经历许许多
多次告别。有些告别，或在
岸边，或在湖畔，或在楼阁，
或在郊外，或在最后的告别
中，自此各据天涯海角，没有
机会再见面了。

什么时候，日子逐渐消
逝，当人走入暮年时，总有一
天告别这个世界！好好地告
别，才能走得轻松 。追忆，
与往事干杯。告别，离去，每
一盏灯的点燃，都会有成千
上万的影子离去，无论年龄，
无论老幼，无论尊卑。 于
是，我们懊恼，来不及告别，
来不及珍惜。

有一位作者说，“生命的
网中总有一段特别令人难忘
的岁月，不论是惆怅也好惘
然 也 罢 ，总 算 曾 经 拥 有
过。”。告别是重新相遇的开
始。相遇与告别，过去与未
来，中间是一条白色透明的
界线。

人在旅途，常会面临这
些时刻，无计可施无路可走
的时候，极为艰难做出选择
却又不得不走的时候。有些
情况你可能会选择放弃，选
择站在原处。而有些情况，
你会选择鼓起勇气选择一条
路前行，去面对一个新的开
始。但是，改变原有的想法
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当你做
出某个决定的时候，你已经
向前方迈出了一大步。哪怕
自己选择的道路荆棘密布，
坎坷无数，但是这些都是惊
喜和收获的代价。要知道，
你所经历的越多付出的代价
越大，最后得到的惊喜和成
就也就越多。当你抛却烦恼
和顾虑，一心向前的时，你就
已经成功了一大半。

人活在世上，难免会遇
上许多意想不到的不顺与困
难，其正悄然潜伏在各个拐
角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吓。但
是既然你选择了前进，就该
义无反顾的去接受去经历。

如斯，你才能够成长，才能够
变得强大。也许，在不知不
觉中，机会来了，梦想已经悄
悄的实现了。选择前进不仅
仅是选择了未来，同时也是
告别了过去。在我看来，选
择过去的人远比选择未来的
人要可悲，他们没有期望没
有梦想，只是满足于有限的
现在而放弃无限的未来，这
样的人生似乎毫无意义!

10月 20日的这一天，在
向文友前辈刘华源律师告别
的早晨，阳光在风中舞蹈流
动，金色的光芒将绿如蓝的
一泓清水照耀出明亮闪烁的
光斑。他住家的不远处的大
海，水波荡漾，浪花翻腾；他
的前尘往事仿佛风一般，穿
越时空，拂过他的过去、现在
和未来…。于他，这一生没
有遗憾了。

那一刻，生者与死者挥泪
告别，那是怎样的依依不舍，
怎样令人痛断肝肠的场景
啊！ 人再怎么坚强，面对死
亡，面对有人离世而痛苦不
堪，是自然而然的表现啊！

时至今日，当全世界面对
疫情、新病毒的威胁之时，你
我不得不认真正视死亡的问
题，弥补你我缺失的死亡教育
课。死亡几乎是所有文化的
禁忌，它本身又是不可经验
的，更加深了死亡的未知性。
想到死亡，人们的脑海中只能
浮现神秘的黑暗面纱。

当人们经历人生各种艰
苦，身心疲惫，死亡不正是身
心的长眠，以便有充分的休息
吗？死亡是生命的必然，那么
接纳死亡便是让生命可以有
真正的安息，死亡并不是消极
无意义的。

一代使徒保罗，也曾将死
亡描写为睡觉，而且是带着盼
望的睡觉，他说：“论到睡了的
人，我们不愿弟兄们不知道，
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
望的人一样”(帖前4:13)，因为
死亡之后，反而才有可能获得
新的指望。

因此，将死亡看做睡觉的
人，能接受死亡是生命的休
息，是为了新的盼望。以至于
有的基督徒离世前，可以充满
信心地面对死亡，坚定地向亲
人朋友告别：“再会了。”面对
死亡的幽暗，诗人说：“他使我
躺卧在青草地，领我在可安歇
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走义路。我虽行
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
的竿都安慰我。”你怎么说？

亲爱的你，死亡不仅是生
命的威胁，更是生命的助力。
面对生命的苦难与死亡的威
胁，耶稣没有退却，而是表现
出出人意料的坚毅勇敢。耶
稣的生命对死亡的消解，成为
你我面对死亡的典范。

告 别
——写给晓松、晓梅、晓竹

朱运利

在汶中学警队的日子2022年十月一日晚上
六点五十五分，我第一个抵
达晚宴现场sri kemayan,参
加汶中学警队45年来第一
次正式的聚餐！

是老长官(二巡)许乃鸿
把我加入whatapp 群组,他
一直是沉默的那位,我们同
龄,但是生活压力把他操累
了，双鬓霜雪像武侠小说里
谆谆善诱诉说着江湖的智
者,我很感激乃鸿这位朋友，
第一时间通知我知道汶中
学警队要聚餐。

林美萍是召集人，把群
组建立起来是一件很辛苦
的责任,我欣赏她的魄力和
心胸的开阔，她说：“我尽量
增加admin的人数，希望如
此一来，可以加入更多的新
朋旧友！

其实最早的概念只是因
为有师姐提议参加汶莱中
华中学校于十二月四日的
一百周年晚宴庆典，然后才
演变成不如先来一次“汶中
学警队”聚餐，再做议决
吧！而且大家都是社会精
英，如果组织起来，应该至
少是一千人的团队。

1981年我重读中一，和
陈德丰陈德友一起加入学
警队第四期,德丰(已故)是我
童年玩伴，第一次和他一起
露营瑟拉莎海边是吴丽萍
老师带队，第一次在一边是
大海一边是河道的夹缝间
餐风露宿，满脸的盐粒在阳
光和汗渍中逐渐形成，是一
种无穷的体验，从此我也爱
上了离家的滋味！同期的
师兄弟有黄立心、叶仕强、
王丰宝、麦顺成、陈兆源、韩
传定、加兴(已故),和师姐陈

美兰、韩碧叶、林悦婷(已故)
和其他不太熟悉的学员，许
多年以后,才知道自己能够
很快适应环境，是啓蒙于
此，但是当年我应该还是有
点自闭，以致对人际关系很
慢熟！

甚至一个sikuti停步动
作也练习了四年，师兄韩传
定在群组说看到我当年渴
望的眼神，其实我在新福利
社的教师宿舍楼底，满耳听
到的是刘文正的“迟到”，所
以从师兄(二巡)林世辉教到
师兄(二巡)许乃鸿才有机会
上阵比赛(我一直不具备野
心，到了晚年才露出一点蛛
丝马迹)!

1982年师兄传定(三巡
沙展)离校，接任的是师兄张
文鸣(三巡)，在1983 & 1984
两年是他最风光的时候,全
国掌管学警的指导chegu最
喜欢让他喊comand(喊口号)
号令全国学警队员在警察
总部的广场上,他当年长得
黝黑又英俊，在烈日下操
练，显得格外帅气！同年陈
美兰老师开始带领学警队
迈入全国步操比赛四连冠
军的高峰期，相续着五连冠
的压力，一直到六连冠军，
陈老师的努力是有目共睹，
维系团队追求目标的勇气，
不是一朝一夕而已，而是打
长久的心理战术，说真的我
们在学警队只学习到“团结
一致，上场比赛只能互勉一
下，靠着微薄的信心，硬着
头皮上阵 !

1984年和师弟张文华
(三巡)，师妹林月雯(二巡)同
班,还有小师妹吴吉芬(二巡)
一起再拼赢一届步操冠军,
我把那时期称做杂牌军的
一年，在师兄和师姐林月丽
等相继出国留学以后，很多
人转校，使到只剩下我们小
猫几只，于是我赶忙请同学
李期辉帮忙设计海报，仿造
成龙电影的海报,张贴在布
告栏招兵买马(当时我还写
了一段的广告词,言下之意
和晚宴凑人数的动机类似),
最后才勉强凑齐足够人马,
然后几乎三两天操练一次，
其中有一半是转校生返归，
我们队员有林建文、林建
业、胡锦圆、叶勇克、何明
莱、王小燕、林宝燕、方佩
孄、林月娟、陈联正、林加兴
等等,那时候男同学会自动
自发轮流喊口号,因为三巡
沙展不是常常回来帮忙指
导,所以(二巡)师兄乃鸿会回
来喊口号,前辈(二巡)师兄林
世辉偶尔也会来看看。

其实人只有在孤立时，
才懂得自强！那一年我们
都辛苦，但是都很开心，所
以在吃饭时都聊得很亢奋,
我们算是第八期的学员。
那些年梁朝伟的电视剧“新
扎师兄”让我们追到天亮！
日夜深陷步操的节骤上,最
激励人心的是隣居玩伴都
一起参加，就像更早时候，
一起参加瑞狮团那样，日夜
咚咚锵玩耍，而在一起就几
十年下来,才会记忆特别深

刻,我们从没有过个人荣誉，
只享有团队的盛誉，不管外
面风风雨雨，都团结一致！
我很怀念比赛前夕，连做梦
也会心跳加速！

听说转学到新加坡的学
员还可以拿到全国一巡的
晋级,所以当叶晏辰同学问
起,我说自己是一名咖哩菲,
但是我喜欢团队的氛围,今
晚上是我休息了一年后的
再出发，整篇文章不纯粹是
汶中学警队的记忆，而是本
人一生的历炼。

有些人踏入社会以后,
会去考警察,和进入不同的
政府部门,过上自律的生
活,也有人越走越远！

第二次露营是初中二
时，和高三班学长去摩拉
睡了一星期的夏日沙滩，
学会了煮熟白米饭，对一
个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的
少年,甚麽都是冒险,后来
和两个同学翘课去露营，
还上了 mr.thomas 印刷的
校内英文报头条,后来还一
个人去参加全国大露营，
三天两夜没有洗澡,肮脏兮
兮的回来告诉林加兴和那
期学员们，称谓根本没有
甚麽好害怕，就是几百个
人的沟火集会而已，隔年
听说他们也都去玩了。

我喜欢都东县的海边,
那里的浪涛很好听,另一边
也是河道,深碧色的镜光水
颜,常常让心情沉缅，前半
生都在寻求明主，后半生
发觉自己才是，与其运舟，
不如行舟若流云而去。

我喜欢简单的工作团
队，所以余生只练习断舍
离的步伐！

狼爵


